


一、緣起．歷史
　　正光路 ( 原正光街，後改名為正光路 ) 警察宿舍位於今
日桃園市桃園區正光路 39巷附近區域，是一正方形的宿舍群
建築。正光路 39巷的東側為紅磚造建築的單層平房；西側則
多為鋼筋水泥興建的 2層樓平房，在全盛時期，共計 66戶居
民居住於此地。

　　根據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後勤科 ( 以下同 ) 伍志鴻股長回
憶，正光路警察宿舍的興建源自民國 49年，由警民協會（類
似於今日警察退休協會的組織）自主出資興建，由於後續維
護不易，因此後來將宿舍產權登記移轉至桃園縣政府所有。
民國 47年，當時臺灣省政府為了統一管理警察眷舍，故將各
地警察宿舍歸地方政府管理，除了桃園正光路警察宿舍外，
宜蘭縣等各地的警察宿舍亦同。

　　正光路警察宿舍自興建至今已走過一甲子，宿舍的外觀
隨著年限將屆逐漸老舊毀壞、水電等設備亦須另外臨時鋪
設，生活的環境品質欠佳，故後來雖轉為警察職務宿舍，有
意願入住正光路警察宿舍的新任警察同仁也十分稀少。而昔
日的宿舍住民因年紀漸長而紛紛凋零離世、子女也因個人生
涯規劃離家後不再回來，為使土地活化利用、打造更好的居
住環境和生活品質，桃園市政府於民國 104年年底因應國土
規劃，展開都更計畫。

　　都更後，原先的正光路警察宿舍現址將新建為社會住
宅，並興建警察辦公廳舍和職務宿舍，成為現代化的綠能環
保公共設施的建物。而附近的主要幹道、法院、行政園區、
學校等，也會搭配社區進行整體性規劃，邱文成警務正談

道：「自從承接宿舍拆遷業務後，曾多次實地探訪關心，如
今宿舍已經凋敗沒落了，相信都更之後將帶來新的氣息。」

　　伍股長與邱警務正皆對都更持樂觀其成的態度，相信都
更完工以後，能提高當地的人口密度、生活機能、公共建設
發展與居住品質，創造更完善宜居的居住空間與環境。因此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將積極持續進行剩餘住戶的溝通協調，並
妥善安置，期待凝聚共識、開創更美好的居住願景。

　　桃園正光路警察宿舍即將於本（110）年
10月拆除並進行都更，為的是讓土地充分活
化利用，未來將以嶄新的警消社會住宅樣貌
呈現給大眾。警察宿舍的轉變象徵著時代的交
替更迭，雖然原宿舍將走入歷史，但曾經的
美好回憶不會褪色，會鮮明地留存在與這片
土地有所連結的每個人心上持續發光。本局除

正光路警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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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省省議會議員、總統府國策顧問等職 ) 擔任理事長，協會成員包
含地方人士及警職人員等，隨著時間流逝，迄今該協會已不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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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積極給予遷移住戶妥善安置，特地走訪並
記錄了幾位昔日住戶，透過他們親身口述，
不論是純真童年、溫馨居家時光或是望著父
執輩奔赴警務的身影，一段段珍貴的往事，
帶領我們重溫過去的警眷日常生活，期許藉
著累積的豐沛底蘊，共創希望光明的藍圖。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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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居民．生活
　　正光路警察宿舍為一格局正方形的宿舍群，十分接近傳統
日式宿舍的格局，前方有庭院、部分建築也有後院，因此大部
分的居民通常都會種植九重葛、曇花等各式花卉，使得每家每
戶綠意盎然、一片欣欣向榮。

　　宿舍為一戶一棟，有些住戶根據需要做一些增建（民國 70

年代），也能夠向警察局申請經費增修，由於正光路警察宿舍
的建築較為特別⸺為一開放空間，並未設有圍牆，因此常常
能見到家家戶戶紅磚牆的頂端砌上酒瓶的碎片，試圖以銳利的
碎片阻止外人翻牆、抵擋宵小入侵。根據多名住戶回憶，過去
的正光路警察宿舍治安良好、民風純樸，但隨著大部分的住戶
搬離、宿舍年久失修，正光路警察宿舍的低矮建築，成為了容
易被陌生人入侵的較危險地區。

　　正光路警察宿舍入住的 66戶居民都為警察及其眷屬，由
於過去的消防隊隸屬於警察局，因此亦有消防員（如曾盛生
先生）及其眷屬居住於宿舍之中。過去居住的警察多為外省
籍，來自中國各個省分，因此風俗習慣大不相同，彼此的互
動也並不是那麼熱絡。但在丈夫多為警察，必須因公務輾轉
臺灣各地時，留在宿舍裡的女眷多會彼此互相照應，包括照
顧孩子等，北方人好麵食，哪家多做了饅頭、餃子，也會給
鄰居互相分送。

　　在正光路警察宿舍的西側，有一塊約 5、60坪的菜圃，
根據住戶的回憶，菜圃曾經為籃球場，許多宿舍的孩子與返
家的警察父親，經常會在那兒打籃球，後來棄置不用後，被
宿舍的媽媽們開闢成菜圃，種植一些簡易的蔬果辣椒、花卉
等，到現在那處依舊長滿了茉莉花，初夏時的土芒果結實纍
纍、香味隨風四散。

　　菜圃旁的兩條大水溝，也是住戶們的共同回憶，沒有加
蓋的大水溝儘管並不深，卻也足夠危險，每位母親都諄諄叮
囑著自家的孩子，千萬不可去水溝附近玩耍，以免發生憾事。

三、結語

　　正光路警察宿舍曾經歷過兩次較大的建設，分別是民國65

年由於巷弄昏暗，申請增設水銀燈，使回家的路不再黯淡無光；
民國74年警察局補助宿舍修繕，直到民國78年轉型為職務宿
舍，不再補助修繕後，隨著住戶們一戶戶的搬離，劃定廢棄的宿
舍也逐漸增加，如今正光路警察宿舍依稀能見到殘留的生活痕
跡，在棄置生灰的家具上，曾經被細心照料的花草植物依舊頑強
的生長著，展現著堅韌的生命之力。

曇花

眷村的常見植物，花期短暫，花朵與
火龍果非常相似。經常作為眷村料理
的食材，如曇花蛋花湯、曇花排骨湯
等，亦可加入冰糖，煮為甜湯食用。
為眷村孩子記憶中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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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宵小入侵的紅磚碎片牆（攝影：萬仁政）

圍牆下盛開的杜鵑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眷村媽媽合影留念（王玲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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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正光
——員警訪談與住戶百態

　　走進幽靜的正光巷中，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整齊低矮的平
房，這裡是正光路警察宿舍，在附近高樓林立、車水馬龍的襯
托下，這裡彷彿一個時間停滯的地方。白色的平房上被人以水
彩畫上了蓊綠釉藍的山水，隨著時間斑駁裂解，顯得更加氤氳
而夢幻。時序是傍晚時分，前來運動的附近大姐告訴我們：「這
個圖畫喔！是有一年要選舉，請人來外面畫的啦！」

　　正光路警察宿舍預計於 10月底拆除，住戶們早已陸續
遷離至中路區警察局幫忙安置的社會住宅中。紅磚牆順著狹
窄的僅容兩人並肩通過的巷弄一路延伸，無人打理的綠植任
意舒展著，爬藤植物簇擁著傳統眷村朱紅色的木門，顯得更
加地冷冷清清、沒有人氣。但一街一隅、一盆花朵、一磚一
瓦，都揭示這裡曾經的生活痕跡。

　　「正光路警察宿舍從歷史脈絡來看，其實就是警察制度
上的轉變，從舊警察到新式警察的轉變、從制度和形式上的
轉變。」伍志鴻股長感慨地說，以前的時代大環境的條件很
差，連帶的警察的待遇也是比較清寒的，因此當時的政府沿
襲舊日治時期的模式，讓警察連同其眷屬一起入住，希望能
夠方便照顧這些國家公僕的妻眷。但隨著時代變遷，警察制
度也隨著變革，現在宿舍的派發已經不如從前為家庭宿舍，
而轉型為新型的職務宿舍，由國家嚴謹的管理；且隨著警察
制度建立與福利的提高，現在的警察成家後，往往也會選擇
在外自行購屋。可以說，這種「家庭宿舍」的形式，早已慢慢
走入歷史。

1

一

二

　　全盛時期曾經住滿 66戶的正光路警察宿舍，如今 18戶已
經進入安置作業，僅剩下 6戶由於認知上的不同，須要再進
行調解與溝通。伍志鴻股長說，目前合法借用正光路警察宿
舍的，必須是借用人的眷屬（夫或妻）才有資格，若是警察的
子女，成年後也不得再借用了，而是交還給國家。

　　走過一處又一處早已交還並報廢的宿舍，破碎的木材與
廢棄品散落一地，唯有縫隙中的小花開得茂盛。緊閉的窗
戶上，一隻孤零零的小熊維尼玩偶卡在上面，被風吹雨淋的
灰撲撲地，深鎖的大門前由於無人進出，早已是荒煙蔓草一
片，一封永遠無人收取的牛皮信封靜靜躺在上面，或許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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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或下下個雨天，它也不復存在。一顆洩氣的足球、一把滿
是灰塵的吉他，這裡的一切都告訴我們，它們也曾是這裡孩
子們心尖上的那塊寶，但隨著時間流逝，孩子們走出宿舍追
求人生、盡情翱翔，而它們則被留在這兒。

　　「這裡以前可能住著一位擅長花藝的警眷母親。」正當
我們凝視著掛在鏽蝕電表下豔黃的波斯菊小花盆時，從牆隙
間倏地跳出了兩隻小貓，這些嬌小的生靈早已將這裡當成自
己的家，無懼的看著我們。遠方街道走來了一對母女，目測
母親已經是非常高壽的年紀了，頭髮花白的坐在輪椅上，口
中發出「咿和」的聲音，望向了我們，仍居住於正光路警察宿
舍的這對母女，女兒微笑向我們打了聲招呼：「傍晚了，帶
母親出來走走。」我們也微笑的還了禮。

　　我們曾詢問協助正光路警察宿舍拆遷的伍股長、邱警務
正，最令他們感到為難的，不外乎「法」與「情」之間的兩
相權衡。邱警務正曾提到，能夠理解住戶居住許久的不捨心
情，但就宿舍現階段而言，生活品質並不好，附近也沒有足
夠的綠地、公園可以供居民遊憩、乘涼。但目前這種比較積
極的管理作法，也讓他們擔心會不會站在了住戶的對立面。
非常感謝的，幾次關心住戶的經驗下來，住戶的態度都是比
較平和的，並不會對他們出氣或者遷怒。

　　「宿舍裡還有 2、3位住在這裡的退休老學長，已經 8、
90多歲了，身體狀況還很硬朗，像是曹雨谷、傅春山等老學
長，他們在當警察的時候，我都還沒有出生。」現任承辦人
邱警務正說，在工作過程中，能感受前幾任承辦人的辛苦付
出和為難。除了伍股長，還有前任承辦人廖文揚警務正，由
於年紀和住戶的年代相仿，會經常和他們閒聊與協調說明，
幾乎一個禮拜去兩三次。期盼在充分的溝通中，能夠理解彼
此的立場，更加圓融的達成「為民服務」的初衷。

　　在即將離開正光路警察宿舍的轉角，有一個三層樓高的
水塔靜靜矗立在那兒。如同水泥巨人般，以它的手掌沉默的
托著天空。經年累月的受風吹雨打，使它的表面繡蝕不堪，
管線也龜裂外露，看得出已經棄置許久了。

　　或許它也曾表面燦亮，一肩承擔起整個正光路警察宿舍
家家戶戶的用水。只是如今也該是卸下重擔的時候了。無數
埋藏在地下的管線盤根錯節，繼承了先輩的責任與工作，兢
兢業業著，日夜奔流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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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謐的巷弄（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提供）1

被留在這裡的「它們」（攝影：萬仁政）2

不怕生的貓咪（攝影：萬仁政）3

斑駁的水塔（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提供）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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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光路警察宿舍中，一戶紅磚砌起的矮牆下，嫣紅的杜
鵑花正盛開著，精心打理過的綠木斜倚出牆，為寧靜的小道
增添幾分生意⸺這裡是伴隨王玲玲成長的家。

　　「我的父母親是在臺灣結婚的，當我的母親到碼頭時，
父親正站在那等著她。」當王玲玲回憶起父母相會的往事時，
我們彷彿感受到了一陣海風輕輕拂面而來。王玲玲的父親當
時正就讀南京警察學校，跟著家人一起隨國民政府來到臺
灣。而母親則是受到軍隊保護的流亡學生，和父親是初高中
的同學，是父親拜託當時在軍隊中的朋友幫忙，這才將母親
和她的家人平安送到臺灣。當母親抵達碼頭的那一刻，是父
親站在碼頭上迎接她，爾後自然而然的，兩人便在臺灣共結
連理，並於民國 41年先後生下了王玲玲與她的兄弟們。

　　王玲玲回憶道，父母親剛到臺灣時住在臺南新營一帶，由
於父母都是河南人的關係，在口味上也更加偏好一些家鄉菜，
後來隨著父親工作輪調於基隆、臺北、後壁、新營等地，當入
住正光路警察宿舍時，各種習慣早已和臺灣人融合的差不多，
王玲玲甚至補充道：「我們住在南部時，都會講臺語呢！」

　　「當父親民國 58年從臺南後壁調到桃園時，那時還沒
有正光路警察宿舍，是經由許多人的努力，宿舍才慢慢蓋起
來的。」問起正光路警察宿舍的興建始末，王玲玲為我們娓
娓道來。剛開始時警察局對宿舍的規劃並不完整，是靠著警
民合作、議員捐地，由前面的平房先建起，後續警局撥款，
才慢慢將宿舍建起來。也因此住戶們對於親手建造的一磚一
瓦，都蘊含著濃厚的情感。

　　民國 59年，王玲玲一家正式搬入正光路警察宿舍，不大
的空間要擠下一家五口，其實是有些吃力的；總共的三個房
間：母親一間、哥哥一間、王玲玲與弟弟共用一間，便已是
滿滿當當，那當在外奔波公務的父親回來時怎麼辦呢？王玲
玲笑著說：「當父親回來時，就塞一張小床在客廳給他睡。」
一家人的生活平平淡淡，卻也十分溫馨。

　　談起家中的日常生活，王玲玲道：「那個年代其實沒
有什麼物質享受，一家過得很平淡，但整個家都充滿了回
憶。」由於父親常常不在家，母親的身影總是很忙碌；但當
孩子們放學回家時，母親總是在門口等著他們回來。而久久
返家一次的父親，在家中靠窗的地方放了把椅子，閒暇時坐
在他的專屬位置上泡茶、抽菸，看著三個孩子在客廳嬉笑玩
鬧。偶爾心血來潮，也會手把手教導王玲玲與兄弟們練習毛
筆字。不過寥寥數語，卻勾勒出一個家庭溫暖而幸福的模樣。

二
一草一木，皆為家
——王玲玲女士

1 2

宿舍合照―王玲玲與父母親（王玲玲提供）

王玲玲的父親―王崇明隊長（王玲玲提供）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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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父親的警察工作是非常神聖的，不僅要管理，
責任也很重大，對我們來說是一件很驕傲的事。」對於王玲
玲而言，身為警察子女是一件與有榮焉的事情。父親一直以
來都是一位熱心、對警察工作很有熱忱的人，總是源源不絕
帶給別人力量，面對挫折時，也讓孩子們看到勇敢奮鬥的決
心。因此從任職基隆碼頭起，便頗得長官賞識，更曾得到前
總統蔣經國信任，在大溪慈湖負責開路的工作，陞遷之路十
分順遂，也得到很多獎項肯定。

　　「父親從小就是隊長性格，也不怕得罪人；而母親就像
是在背後拉住他的人，以免父親太衝動。」王玲玲笑著說。

在王玲玲口中，她的母親是一位才學兼備的女性，寫詩、花
藝、縫工都很好，製作的中國結曾經被拿去參賽；用美麗的
花朵將家裡裝飾得別出心裁；而王玲玲小時候家境比較清寒，
母親就像是魔術師般，將破布製作成美麗的衣裳。

　　母親也十分擅長料理，不僅自學涼菜、炸醬麵、北方各
式麵食外，臺灣料理也難不倒她，尤其是爸爸最愛的糖醋
魚，味道更是一絕！「她來臺時才 17歲，而且是家中老么，
能夠學到現在這樣真的很厲害。」當時王玲玲的家中，常常
聚集著來自五湖四海來吃飯的父親朋友們，只為一嚐母親的
好手藝。

三

　　當問起對正光路警察宿舍有什麼樣的回憶存在呢？王玲
玲答道：「印象最深刻的仍然是鄰居，老人家一個個都走了，
媽媽是最後一個走的，以前他們也會有幾個來家裡走動，人
的部分是最懷念的。」隨著父親、母親與弟弟相繼過世，自
己嫁往臺北，哥哥去美國成家，曾經略顯擁擠的宿舍早已空
蕩蕩，無人居住。王玲玲在母親過世的頭幾年，仍會頻繁的
回宿舍中整理物品、打掃。「家裡還有母親留下來的味道。」
王玲玲說，在回家打掃時，也會順便打理母親留下來的花，
那些都是母親親手栽種的，她不忍它們兀自凋謝，如今依舊
盛開一片，自鄰居口中也都有提到：「王大姐家的花，是開
得最好的。」

　　在正光路警察宿舍的巷口，一進來便能看到一棵很大的
樹。大樹枝繁葉茂、綠葉成蔭，王玲玲說很期待這棵樹能夠
被保留，因為它是一個認同的目標，是一段曾經有過的共同
記憶：「在這裡生存了將近半個世紀，它是我們成長非常重
要的部分。」

　　大樹在這裡生存了半個世紀，早已化為養料，成為了這
些走出宿舍的孩子們成長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在大樹後還有
果樹、櫻花樹、茉莉花，很多人在離開之際，都把樹幹鋸掉
將根帶走。「留根、留根」，留下的除了對往昔回憶的眷戀，
還有那曾為正光路警察宿舍一分子的認同與光榮。

四

紅磚牆外，王大姐家的花開得燦爛（王玲玲提供）3

被留下來的樹樁（攝影：萬仁政）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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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象中家裡有個小飯廳，每到吃飯時間，父親會要求
我們全部到齊再開飯，這是全家人聚在一起的固定時刻。」
小小的正光路警察宿舍裡，住著曹瑞興三兄弟、與擔任警察
的父親曹雨谷先生和母親，這是曹瑞興美好的童年回憶。

　　「我的父親是上海人，15歲時便離家從軍，後來一路跟
著國民政府輾轉來到了臺灣。」在那個國共對抗的年代，曹
瑞興的父親⸺曹雨谷先生，為了國家征戰半生。父親曾去
過大陳島―江山島打游擊，協助當地不願投共的居民撤往臺
灣，也曾受到長官欽定，潛伏到上海做情報工作。

　　在民國 36、37年左右，父親隨著部隊來臺，便被調往金
門參加八二三砲戰，部隊收編後以陸軍少尉身分退伍轉考警
察，最早他擔任鐵路警察，再參加警察特考轉任刑警，最後
以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行政科交通股股長身分退休。

　　談起父親跌宕起伏的半生，曹瑞興口中帶上了幾分驕
傲，或許是受到了父親的影響，後來曹瑞興高中畢業後進入
了部隊，成為了一名職業軍人，和父親相同踏上了報效國家
的道路。

一

　　「每逢端午節和中秋節，母親都會自己包粽子、做月餅；
過年時則一定會有讓我們回憶家鄉味的上海菜。」曹瑞興緩
緩回憶道，父親在年少時便離家從軍，後來也隨著戰事一路
離鄉背井，故鄉的家人親族們斷了聯繫。父親從不提起自己
的家鄉，或許是害怕觸景傷情吧，也或許在內心深處，父親
始終對離開自己的父母親懷抱著一絲歉疚。而身為本省籍的
母親在過年時，總會特地準備一大桌子上海菜，其中必定有
一道上海的經典湯品：「醃篤鮮」。「醃篤鮮」是指使用風
味醃肉、新鮮嫩筍、和油花飽滿的五花肉所製成的一道上海
菜，手工程序十分繁複，慢火燉煮的湯品入口連舌根都滿是
清甜，除了安慰父親的思鄉之情，也蘊藏了母親對父親細心
而體貼的愛意。

　　感慨的是，多年後某次父親喝醉時不經意的提到，兩岸
剛開放之後，父親收到了從家鄉寄來的信，當年父親於上海
臥底時身分不幸曝光，他的其中一個弟弟被送到了東北勞改
而過世，父母親（曹瑞興的祖父母）也因為曾是長江一帶小
有名氣的航運經營者，在文革時成為了被批鬥的對象雙雙過
世，連墳墓也不知所蹤。兩岸開放後，父親曾頻繁的回家鄉
探親，剛好今年父親的姐姐滿 100歲了，前陣子寄來的照片
中，早已是兒孫滿堂。父親回臺灣後，或許是遺憾自己未能
找到父母親的墳墓，家中的一隅也開始供奉祖先牌位，逢年
過節時，父親總是誠心跪拜，在裊裊香煙中，祭祀著自己未
能盡孝的遺憾。

二

大陳島撤退

大陳島撤退是發生在 1955年（民
國 44 年）2 月 8 日至 25 日，中
華民國在美國第七艦隊護航下，
將目前屬於浙江省台州列島的大
陳島上的 2.8 萬餘名居民（居民
包含上下大陳島、漁山列島與南
麂列島等）全部撤退到臺灣的作
戰計劃。

21

奔赴父輩的身影 
——曹瑞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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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警察的兒子，由於警察這份工作的機動性與危險
性，曹瑞興基本上是看著父親匆匆趕赴公務的背影中成長
的。早年當警察的家境較為窮苦，父親又因工作忙碌而常常
不在家中，基本上都是由母親一手操持家務，含辛茹苦地將
曹瑞興三兄弟照顧長大。

　　「父親是個很正直的人，也受到鄰居和同事的讚賞，我
當然以他為榮。」曹瑞興笑著說，父親為人清廉，在桃園市
政府警察局行政科交通股服務時，負責交通號誌、道路劃線
等發包工程，有些廠商會送紅包拜託他多幫忙，他都堅決退
回；當父親知道有個 20多歲的年輕人肯做事，就會在工作上
多指導照顧他，而他為了感謝父親，直到現在每逢過年都會
來問候拜年。在曹瑞興心中，父親在做事上剛正不阿，但卻
願意提攜後進，與人廣結善緣。

　　而最讓曹瑞興印象深刻的，莫過於民國 66年所發生的
「中壢事件」，由於桃園縣縣長選舉爭議，群眾包圍中壢警察
分局並縱火焚燒，父親曹雨谷當時便在現場。一向冷靜自持
的父親回家後，曾感慨道：「當時的情況很危急，隨時有生
命危險，差點就不能和你們團聚了。」

　　後來父親歷經職務調動，前往花蓮縣警察局少年警察隊
服務，常常需要在夜間巡邏。好不容易回家與家人團聚，往
往卻連飯都沒扒上幾口，又匆匆出門前往埋伏。

　　目送著父親與丈夫在夜色中奔赴的背影，或許是每個警眷
共同的記憶景色吧！

三

　　「正光路警察宿舍就像是一個小型的眷村。」曹瑞興道，
宿舍裡的住戶們來自不同省籍，互相照顧著彼此家的孩子，
由於大多為外省人偏愛麵食的緣故，哪家多包了饅頭、水
餃，也會不吝於分送鄰居們。

　　而當問起對正光路警察宿舍有什麼樣的回憶存在呢？曹
瑞興思索了一下，是每日下午顫顫巍巍，推著醬菜攤子來販
售的外省老伯伯；是 1968年紅葉少棒隊得冠，大街小巷吹起
棒球風潮，和夥伴們克難的在小巷旁打棒球，這些點滴瑣碎
的回憶，構築了曹瑞興的整個童年色彩。 

　　儘管隨著自己結婚成家，曹瑞興早已搬離了正光路警察
宿舍，而正光路警察宿舍也即將走入歷史之中，但那個曾經
自成一個世界的正光路警察宿舍，仍然存在於這些警眷子女
的心中，隨著他們各自走出宿舍追求人生，開枝散葉的散落
於各地。

四

沿著正光街 43巷往前走，是曹瑞興
兒時的家（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2

曹瑞興和他的家人 (曹瑞興提供 )1

每個宿舍孩子記憶中的大水溝，母
親總叮嚀曹瑞興不可在附近打棒球
(攝影：萬仁政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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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先生叫黃清續，是從刑警隊退休的警察。」潘
秋月緩緩說道，十分可惜的是，身為十多年前才加入宿舍
的一分子，潘秋月並沒有參與到正光路警察宿舍最風華正
茂的時光。當她住進宿舍的時候，與附近的住戶相差 10多
歲，鄰居們也多半都是年紀較長的長輩們。

　　早年潘秋月的先生和前妻、子女一起住在正光路警察
宿舍，潘秋月和兒子住在其他地方；後來隨著先生的前妻
過世、子女們長大紛紛搬離宿舍，潘秋月才帶兒子到宿舍
與先生同住。平日街坊鄰居們的感情十分融洽，與潘秋月
時常一起打理花卉、邊閒話家常，日子平淡而閒適，處處
充滿溫馨。

　　大約 5、6年前，潘秋月的先生過世，過往的老鄰居由
於年事已高，也陸陸續續的走了。正光路警察宿舍因為年
久失修，遇到下雨天時，屋內總會滴滴答答的漏水，偶爾
流浪漢或小偷會趁人不在家的時候，進來偷菜刀、鋸子、
照片等無關緊要的東西，潘秋月說，兒子擔心自己一個人
住不方便又不安全，所以接她去和他們一起住。就在前不
久，潘秋月搬離了住了十多年的正光路警察宿舍，前去與
兒子同住。

　　根據潘秋月回憶道，她的先生是南部人，在逢年過節
時，準備的料理都是現在臺灣常見的節日傳統菜色。像是用
來拜拜的雞肉和三牲，還有象徵「長長久久」的長年菜、油香
味美的焢肉等，十分豐盛。過年時則習慣煮砂鍋魚頭，沙茶
的鹹香搭配酥炸魚頭提鮮，並加入大白菜、凍豆腐等，一鍋
滿滿好料都是由潘秋月自己親自下廚；即使沒有特意慶祝，
一家人一起度過的時光，也彌足珍貴。

　　談起宿舍裡的家庭日常生活，潘秋月說，自己和先生只有
一個兒子，先生平日忙於刑警隊的工作，因此相處的時間稱得
上聚少離多。有空閒的時候，一家人會一起在客廳看看電視、
彼此分享生活中的趣事。潘秋月道，我們住的是２層樓宿舍，
一樓是客廳、浴室和廚房，二樓則是房間，除了客廳以外的其
他地方都算不上大；所以我們大部分的活動空間都在客廳，一
家人聚在一起最重要的活動：吃飯，也是在客廳中進行，可以
說客廳的存在，凝聚了一家人的生活時光縮影。

　　「宿舍裡最有感情記憶的一塊角落，應該是宿舍旁的那
塊空地吧！」問起對宿舍印象最深刻的一處，潘秋月娓娓道
來。宿舍旁的那塊空地算是他們的地，本來棄置荒廢在那，
沒人使用。一開始是先生和他的前妻去整理空地，打算要種

一 二

清晨時分談笑生
——潘秋月女士

1

宿舍門口合照（潘秋月提供）

年輕時的潘秋月與丈夫黃清續
先生（潘秋月提供）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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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點東西，後來則轉變為只要是附近的鄰居，想種東西的都可
以來種；自從她和先生結婚以後，閒暇時他們便會和鄰居一
邊種東西，一邊聊聊天、話家常，而這早已成為了潘秋月每
日早晨不變的日常。

　　每當夕陽西下的日落時分，左鄰右舍有時會拿小凳子出
來，坐在家門外的巷口空地聊天；清晨時，附近的老人家也

　　「我們很少會和宿舍外面的人來往，感覺那個時候很多
人都不喜歡警察。」潘秋月感慨的說。早年大概民國 50、60

年代左右，當時很多人討厭警察，認為警察就是所謂的「半黑
道」，直到警察退休以後，還有人在罵。但我先生的個性，卻
是所謂「老好人」一個，以前有年輕的警察同事向他請教工作
該怎麼做，他都很樂意指導和幫忙，因此年輕同事總會稱呼他
一聲「老師」，也沒有人在先生退休之後說閒話或者是罵他。

　　「當我先生過世的時候，很多前後期的同事早已經去世
了，而以前受他幫忙的年輕同事，也大多退休了，那些後輩
同事知道我先生過世時，還拄著拐杖走到殯儀館，送他最後
一程。」

　　「可見我先生的做人不錯。」潘秋月語帶懷念，笑著說道。

　　問起身為警眷的那些酸甜苦辣，潘秋月與我們分享，大
概在民國 50、60年代，當時臺灣的治安並不好，而身為刑警

隊一員的先生，總是忙於偵查一個又一個案子，常常處理到
很晚才回家。我問他因為什麼事這麼晚回來？從先生的口中
才得知，他辦過一個又一個大案，有中壢老師分屍命案，也
有捉過槍擊犯。

　　先生說，早期的流氓動手打架都用刀子，但民國 70、80

年代已經開始會拿槍，因此在當時抓槍擊犯是天大的事，隨
時都有生命危險。儘管危險，但潘秋月的先生仍然在崗位上
兢兢業業，總在夜色深處盡忠職守的追捕犯人，而潘秋月也
總是默默的，不吝於支持著自己的丈夫。

　　隨著丈夫過世，正光路警察宿舍也即將在 10月底面臨拆
遷，如今留下的，是潘秋月與丈夫在清晨微光下，在宿舍的
空地裡，一邊種植、一邊聊天的溫馨時光。

會探頭出來，彼此問候閒聊。潘秋月說，當先生過世以後，
那塊地就由自己種，有時會帶小孩去拔草、鬆土，種一些簡
單易存活的東西，比如說辣椒之類的，需要時便可採摘入菜；
直到現在那塊地還生長著土芒果和茉莉花，整塊區域香氣繚
繞，但後來看到警察局好像有立告示牌，告訴大家宿舍準備
要拆遷了，因此便也不再種東西了。

正光路警察宿舍後的菜圃（攝影：萬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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